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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國棟先生：


台灣雲林人。現任職道明中學于斌社教中心圖書館。


為天主教寫作聯誼會會員。文章經常刊登在善導週刊上。

聖母山莊朝聖記

劉國棟


在風聲，雨聲，雷電交閃時，一輛滿載著許多憂鬱，悽楚，哀怨，苦痛……的聖母特約車，奔馳在高速公路。自高雄駛向宜蘭礁溪的山下－回來時，却滿載著怡和，祥樂和歡頌的呈現出至真，至善，至美的感性。


感謝天主！讚頌天主！


感謝聖母！讚頌聖母！


三天二夜的朝聖活動，是我三十幾年以來所未有的難忘經驗與轉變－七月二十七日剛好是「亞力士」颱風入境。却阻擋不住那些來自不同層次，不同堂區的教友，及斗南的張神父，李修女與聖神同禱會的周先生，毅然的奔向聖母的懷抱中。

來到宜蘭礁溪的山下，那時陰風細雨，濃濃的雲層，大有狂風暴雨欲來之勢，却沒有使任何一個人因而退縮。每一個人（老年人居三分之一）拾起登山背包，外加三天的「民生必需品」，邁開腳步，開始的向前走。內人左腳不方便（小兒麻痺），僅右腳正常的可以支撐使力。在未上山之前，還一直擔心，不曉得能否爬登至聖母山莊。然而我和內人及六歲的小女兒，還是隨著他（她）們開始上山，走一步，算一步。看到第一瀑布，在風雨的摧肆下，更加有如萬馬奔騰的氣勢下，張牙舞爪的傾瀉而下，壓在每一個人的心中。來到聖母亭，大家略為整理一下，祈禱過後，便開始邁向崎嶇，險峻，陡峭，外加天雨路滑的小路面。起初還算寬廣些，但約走後六分之一的路程，便轉為峰廻路轉，僅容一人行走的羊腸小徑。望向深邃的山谷，來自人類懦弱，恐懼的心態，不免開始有點萌牙了。然而奇怪的，竟沒有人走回頭而放棄。一步一步的在小徑上走著，細細的響起玫瑰五端經，此起彼落，偶爾摻雜著鳥鳴與風雨聲，穿過濃鬱的林木，來到山溪。大小卵石垂佈，溪水高漲的轟轟，浸淹過那唯一可渡過的小木橋（其實只是兩根小木頭的架構，僅能側身軀，一小步，一小步的挪移）。却眼看著每一個人在急流中，不同時間下的挪移過去，而溪水是那麼的急湍湍的衝在每一個人的雙腳。很奇怪，竟沒有一個人被衝走。在風、在雨，竟然能安然的通過，我真有點不相信，以那些年老的人與我內人（小兒麻痺），却能在這湍湍激流中挪移了過去。唉！使那塵封已久而冷淡的心，不禁的很自然的感謝，讚頌天主！感謝，讚頌聖母。

挪移過小溪，開始更陡峭，更險峻，更滑溜的攀登。前面的行程，仍可一步一步的行走著。然而接下來，却是極大的零亂崎嶇，所花費的心力、體力，對老年人與我內人，却是超出了所能負荷的。在這向上的攀登，有人摔倒但却沒有人喊累，沒有人往回走。而雨水依稀的大大小小的下著，風在輕重的交叉怒吼，看著許多人一次次的滑倒，一次次的爬起，就這樣的攀登至聖母山莊。而我和內人在那時，是沒有心力去照顧那已經沒有看到而走在前面的小女兒。及至到達山莊時（整整花了五個多小時），才知道她是第一個到達山莊的。在那種危險的各種情況，以她六歲的年齡，又是粗心大意型的個性，竟然沒有發生事情，使我真不曉得該如何去形容我內心的激動！記得瑪竇福音，耶穌曾說過：「你讓小孩來罷，不要阻止他們到我跟前來，因為天國正是屬於這樣的人。」


在聖母山莊二夜一天半的時間裡（約四十小時），似乎一切都變的如此美好。那粗茶淡飯，在沒什麼設備，又風又雨的烹煮下，若以平地的吃食來衡量，誠然不怎麼可吃。可是在那裏，却變的美味無比。許多人都跟我說，平常的時候，也沒有吃那麼多，在這裡却超出了份量。而睡眠問題才頭大，在床舖交叉著睡，連動也不能動，而大部份的人，却睡的呼呼。只有像筆者的我，才會睡的不怎麼入眠。


第二天早上，彌撒完後，用過早餐，便開始拜苦路。在張神父，李修女及周先生帶領下，沿著山莊旁的一座小山一處一處的拾級拜上去。在那簡陋而佈滿碎小石子的梯階，幾乎是筆直而陡峭的上去。望向兩旁的山谷，風急急，說不怕，那是假的。當跪拜至山頂的第九處苦像時，也不知怎麼了。使原本對「哭泣」一詞很陌生的我，竟泫然而泣。我不曉得何以會這樣。也許誠如拜苦路經文第八所，耶穌曾訓示說：你們不要哭我的苦難，應該哭你們的罪惡，因為罪惡是我受苦難的緣言！－其實我相信，不只是我，只要到過聖母山莊，十之八九，應該都會有這模自然的情況發生！

近黃昏時，又有二十幾人的朝聖隊伍到達。晚上大家熱鬧非凡，興高采烈的用過晚餐，休息一會，便開始祈禱見證晚會。除了祈禱，唱頌詩歌來感謝，讚頌天主與聖母瑪利亞外，其間穿挿著每一個人將獲得恩寵的經驗，分享給主內的兄弟姊妹。就在這詳和，充滿天籟的夜晚，不斷的傳出主耶穌基督與聖母瑪利亞，愛的訊息！到了深夜，由於人多，小屋內床舖，走道擠滿了人，還是有一些人沒有地方睡覺，而外面風急雨滴。只好有一些人不睡覺，分二組（約五至六人），開始祈禱拜苦路。而我在無法入眠，又被蚊子叮的受不了。想想，被蚊子叮咬，不如起來參與他（她）們。恰好李修女和周先生帶著三位年紀很輕的女教友，正拜至第二處，便一起的參與。我們在每一處，皆須唸完玫瑰經五端，一處一處進行的非常緩慢。在風雨又黑漆，又冷凛，加上倦意襲來，幾乎想中途就停止不拜下去。然而不曉得是什麼力量的推動，竟然拜完全程，整整四個小時多。說來不怕別人見笑，光只這一次唸的玫瑰五端經的次數，差不多是我以往三～四年的總和。第三天早晨，望完彌撒，用過早餐。由於內人腳不方便，為了不影響大家下山行程的時間，便不參與他（她）們最後又一次拜苦路的活動，先行下山。說實在，那份依依不捨，使我很不願下山。但是在人間那份責任與該肩負的十字架，不得不移開沈重的腳步，然而我一定會再來的。當然我和內人下山的過程，也一樣艱辛和困難。俗謂：上山容易，下山難！雖然滑倒，摔倒了好幾次。但蒙主佑與聖母瑪利亞的牽引，安然的到了山下。

這一次聖母山莊朝聖活動，不僅我這個小家庭改變了很多，其他（她）一起前往的教友也一樣。除外筆者有些題外感想，給教會一些建議，而明年又是傳教年的大事。由於聖母山莊非常簡陋，算來應該只是間小木屋（約十來坪），是無法容納那來自全省一批又一批的朝聖熱潮。在我們這一批教友下山時，台北另一隊教友，約四十正上山中。若僅靠零星而有限的奉獻，不知何年何月，才能完成，可以容納更多的教友又購買這片國有土地。所以盼望教會內的神職人員，與每位教友，能放棄「本位主義」，出錢出力，共同來建設這祥和的地方（至於奉獻資金，必須合理的會計制度化，以期能使教會人士與教友有所了解），期能使更多的冷淡教友，因到這地方登山朝聖而變的更虔誠－且筆者也看到不少外教人士慕名前往。而我在左營的一些外教朋友，也很早去過，讚揚不已。（想來這應該是個很好的傳教機會才對！）


另外這片美麗而祥和的地方，教會是否應該考慮給予它超然地位，設一專責單位來統籌各項事務。以便處理來自全省各地教友蜂擁的朝聖熱潮與整體開發建設的細節（而不是想到做什麼，就做什麼），才不至於浪費而破壞這片美麗祥和的淨土。當然這需要專業人才來規劃，但我相信一定會有這方面人才來奉獻心力才對！──只要在主內的兄弟姊妹，放棄「本位主義」，同心協力，深信未來將會有新氣象的產生。

於此衷心感謝斗南張神父，李修女與周先生。在他（她）們的引領之下，我和內人，小女兒，又重回天主和聖母瑪利亞的懷抱中──最後筆者以耶穌基督對多默講的一段話來做結尾：「因為你看見了我，纔相信我嗎？那些沒有看見而相信的，纔是有福的！」來與主內兄弟姊妹們共識！
